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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斯、北島、鄭愁予，三個為人熟悉的名字，相信喜歡詩的

朋友們必定會看過他們的作品，就算不喜歡詩的朋友們也會偶爾

聽聞過他們的作品。來自台灣、香港，以及中國大陸，這三個華

人文化最濃厚的地方，他們今年有幸一同相遇在城市大學舉辦的

城市文學節上，實在是難能可貴。在分組交流會上，他們滔滔不

絕地談話，把整個城市大學都帶進了詩的世界，也把在場的各位

都引領到他們的內心世界裏去了。短短的一個多小時已叫人回味

無窮。

第一節─詩路

詩語無邊

詩，一種極美麗的文體，由複雜多變的文字所構成，不知道

有多少人為它而傾慕。作為一個詩人，甚至是作為一個以粵語方

「 2 0 0 8 城 市 文 學 節 」 新 詩 交 流 會
（ 2 0 0 8 . 4 . 1 8 ）

主持︰鍾玲

主講嘉賓︰也斯、北島、鄭愁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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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為母語的詩人，外來的人也許會很好奇地問：「那麼你寫詩有

沒有問題呢？在中文的表達上會不會有阻礙呢？」在香港土生土

長的詩人也斯直言道：「雖然我們在香港普遍所講的是廣東話，

但從幼稚園進去所學的還是書面語，所以基本上溝通和閱讀都沒

有太大的問題。況且在文字上，我們看的還是古典文學、現代文

學等，在閱讀上的經驗我想跟其他地方的作家是沒有分別的。」

生活在粵語的環境裏面，同時也變成了背景的一部分，也斯承認

有時候也會將粵語的元素加進詩裏，但是他不想他的詩完全是用

粵語來寫，因為希望可以跟其他用中文的人溝通。也斯解釋：「

詩的語言就是一種藝術的語言。詩的語言不完全是一種寫實的語

言，所以文字還是需要提煉，還是需要濃縮，還是有這麼的一個

藝術的加工過程。」

他認為不管你是說粵語、普通話、文言文，還是英文，到最

後你還是透過自己加工的過程而創造出這種藝術的語言。在也斯

的眼中，詩並不是你怎麼想就要怎麼寫，詩的語言說到底也跟說

的語言有一個分別，詩的語言是加工的語言，是藝術的語言，需

要外加點工夫才可以表達出來。

有人認為粵語難登大雅之堂，但也斯一點也沒有小看粵語。

他認為每一種語言都有它的文化底蘊，例如粵劇、南音、童謠等

等，都是粵語一點一滴所積蓄下來的文化底蘊，包含著一個豐富

的文化傳統，以及整個嶺南文化的結晶，為大家提供了不少寫詩

的題材。

「除了本身的語言背景外，一些外來的電影、戲劇、畫、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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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等等也會帶給你看東西的不同方法與啟發。」他最後補充道。

詩語無邊。詩的語言，並不是一種局限的語言，它可以是任

何的語言。無論你所講的是主流語言，還是方言，只要能夠透過

藝術的加工，你還是可以寫出令人感動的詩句。

詩興無阻

或者你會問：「是甚麼東西支撐著一個詩人去不斷寫詩呢？

」 北 島 會 告 訴 你 那 是 興 趣 。 「 我 雖 然 現 在 是 教 授 ， 但 我 是 很 懷

疑自己的身份。」一句自嘲的說話，令在座的人都汗顏了。的確

是，北島在高一的時候，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，相信大家也很清

楚文化大革命的時期，所有學校都關閉了。北島自始就中斷了學

業，再也沒有繼續上學。他自言當了11年的建築工人，在生活

與黑暗環境的壓迫下，還能夠創作出如此多的詩歌，的確令人很

佩服。

「我的寫詩就是從這段時期開始的。當時的寫作是完全禁止

的 ， 除 非 你 是 寫 一 些 歌 功 頌 德 的 作 品 ， 任 何 表 達 個 人 意 願 的 作

品，當時都是禁區。」那種情況我們或者想也不會想到。「所以

差不多十年的時間，我們是處於地下的狀態中，而且經常受到騷

擾 或 者 甚 至 有 可 能 坐 監 獄 。 」 北 島 不 斷 講 述 自 己 寫 詩 之 路 的 困

難。在期間，他還提及到有一次差點被捕，幸好警察們都看不懂

他們的詩，所以才幸免於難。

「這就是所謂的隱諱寫作。在一個極權的社會裏，你要想表

達一種東西，就一定要用一種比較曲折的語言來寫出來，不能很

直接，一直接就很容易受到迫害了。」為甚麼當時的詩歌會被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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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朦朧詩原來是有道理的。

北島說：「在文化革命的這個極端的時期，所有個人的話語

基本上消失了。我想在香港或者是台灣的青年很難理解這種怎麼

可能消失呢？」當然，沒有經歷過是很難想像得到，個人的感受

為甚麼會消失呢？但事實上，當時的確被禁止了。

大概北島受到了革命詩歌的影響，嘗試從革命詩歌的框框裏

出來，用另一種的語言，把個人的感受表達出來，他坦言他這代

人用盡了一生來克服這種影響。

詩興無阻，就是這種的執著，這種對詩歌的興趣，使北島能

夠從這片黑暗的雲霧裏走出屬於自己的寫詩之路。

詩情無限

如果有人問你：「詩的起源是從哪裏開始的？」你會怎回答

呢？

原來詩的產生是在最古的時代，在史前時代的禱詞，開始的

時候很簡單的禱詞，後來就逐漸發展成為詩。

有浪子詩人之稱的鄭愁予一說起詩，就滔滔不絕地說起來。

大概很多認為詩人都是文科出身的，但恰巧地鄭愁予是讀應用數

學，學統計學。鄭愁予認為寫詩不一定是受文學的教育，雖然有

很多名家都是受文學的教育，像也斯，就是科班出身的。接著，

他笑著說：「你們不要詫異，徐志摩跟我學的完全是同行，郁達

夫也是，他從日本留學回來第一個教的就是統計學。」所以他覺

得寫詩跟你的專業不一定有關係的。他認為如果你是學中文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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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英文的那當然好，就算不是也沒關係，就像之前北島所說的，

他根本沒有機會受教育，也同樣能夠成為詩人，全靠的是那份執

著，那份情。

「東西方詩人的命運幾乎是一致的。政治的壓迫，經濟的壓

迫，還有對於自己語言的自豪。一個拉丁語的詩人，他站著朗誦

自己的詩，你不用懂意思也會被他所感動。但旁邊人把它翻譯成

為英文，那詩人非常不高興，一直搖頭。」他覺得詩人都是那個

樣子，因為詩的本身那個音樂性，從文字裏出發的那種獨特性是

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他嘆息道：「詩人的命運大概都是這樣了，我

也算寫詩快一生了吧。」他直言道自己的心靈永遠是空的，永遠

都不會拒絕任何新的事物進入，也許這就是鄭愁予寫詩的靈感所

在。

詩情無限。詩之所以能感動人，是因為詩本身有情。詩人的

情融化在詩裏，透過詩，把情傳遍開去，感染每一個看詩的人。

也是這份對寫詩的這份情使鄭愁予能夠寫多如此多感人肺腑的詩

歌。

第二節─詩賞

詩重細味

交流會的發問時間到了，讀者問及詩人們，應如何判斷一首

詩是好還是壞。也斯隨即便提出了自己對欣賞詩歌的一套方法，

他指出自己詩一到手，就會先慢慢的閱讀，反覆的嘴嚼，細味其

內容，弄清詩歌的意義，而不會去想那首詩究竟是好還是壞。就

是說，他不會立刻判斷一首詩歌是好是壞，而是先認真地閱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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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解那首詩有甚麼感動之處，有甚麼特色，語言生動與否，意象

是否吸引。他亦有一個欣賞詩歌的習慣─ 如果他把一首詩看了

一遍，仍覺沒有甚麼特別之處，他就會重看一遍，細心想一想作

者想表達甚麼主題，為甚麼要這樣表達，這樣便不會錯過了一首

好詩。

 此外，他又提到有些人在創作詩歌時，以為自己已經把想表

達東西的都充分表達出來了，但其實他們根本還沒有表達出來，

於是欣賞者無法了解其詩的意義。又有些創作者喜歡模仿有名的

詩人，但他們在模仿時往往沒有學到原作的好處，反而更失卻了

自己有機會發展出來的東西。他又認為要寫出一首人皆稱許的詩

歌絕非易事，他更以評審文學節詩作為例，指出文學的欣賞是比

較主觀，沒有既定的標準。他更鼓勵年青詩人，只要認真和努力

地 揣 摩 、 理 解 、 體 會 身 邊 的 事 情 ， 把 想 要 表 達 的 都 表 達 出 來 就

行，就可以寫出一首動人的詩歌。

詩重排他

北島一開首就談到一個詩人應該要「排他」，才能客觀地分

析詩歌，給予公正的評分。事實上，他察覺到有很多人都會對分

辨詩歌的好與壞產生了很多疑問，於是他提出分辨詩歌的好壞是

的方法，是有一定標準的。他在《時間的玫瑰》一書中談到怎樣

去分析一首詩。他基本上是沿用英美的新批評派的細讀法(close 

reading)─ 透過分析詞與詞之間的關係從而去分析一首詩的優

劣，這是一種形式主義的分析。另外，他又提到一首好詩會在詞

與詞之間互相呼應，而不是字面一般直接地表達出來。加上，當

閱畢一首好詩，你往往會有更多想像的空間，而且這空間更會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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慢地展開，所以，一首好詩是不能馬上領會詩中的所有意思。此

外，一首好詩亦會出現很多層次，就像下圍棋一樣，透過佈局來

造成其內在的空間。

正因為很多人都以為分辨詩歌的好壞是沒有一定的標準，加

上，新的媒體出現，新的寫作方法─ 網絡寫作便隨即出現，寫

詩成了一種新的潮流，一件非常容易的事。運用網絡寫作的人大

多 都 認 為 寫 詩 是 件 簡 單 的 事 ， 他 們 只 要 把 詩 分 行 ， 花 上 十 至 二

十分鐘，就貼在網絡上，成了一首「詩」。北島本身就是一個網

絡的版主，他發覺創作者往往只希望得到別人的好評而忍受不了

別人的批評，於是網絡寫作成了一場災難。他曾經嘗試阻止這場

災難的蔓延，但最終都不得要領。此外，北島認為這種寫作手法

缺少了一種獨立的語言冒險的經驗，而且寫詩是一種非常漫長的

過程，往往是在創作者作出一個衝動之後，還要經過反覆的提煉

及修改，才能達到一個深度，這是一種十分孤獨的過程。他又指

出，一首真正的好詩是應該讓人有一看再看的吸引力，而要真正

去判斷一首詩，絕不應純粹欣賞詩中的文字，還要了解它其中的

呼應和背後的深意。就是要經過細讀法，了解詩中詞與詞之間的

關係，結構上的關係，音調的狀態，不然詩歌就會像打開電腦時

所顯視的「亂碼」，變得毫無意義。

詩重互感

鄭愁予則認為能否被一首詩感動與閱讀者閱讀時的心情及情

緒有相當密切的關係。有時候，讀者可能會被一首詩感動，但他

重讀第二遍時，由於情緒的改變，那首詩可能已經不復感動，但

基本上都是一個美學上的認知，也就是我們可以以很多不同的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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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點去讀詩。

現代詩是橫的移植，縱的繼承，在形式上是完全有道理的。

他以古詩的第一首為例，此詩運用了西方的技巧，用對話的形式

等等。因為此詩運用的言語是太白話，沒有經過一種藝術的處理

過程。於是，大家就會覺得這樣的白話實在太乏詩味，詩的味道

不夠濃。然而，詩味的濃與淡其實不在於運用白話與否，而是在

於運用白話的方法。如果你特意要用白話去表達一種特定的或是

一般人的感受，白話就能讓讀者看見了就直接產生一種親切的感

覺，就符合了美學的原則。

他又指出，隨著西方的象徵主義流入，中國詩似乎運用了這

種手法去創作，但事實上，一般中國詩歌很少真正運用象徵主義

的手法去寫，因為真正的象徵主義是要整首詩都用上一個象徵，

是要通篇都非常完備，而不是簡單地用上幾句話就能達到。有些

人看見壯美的詩感動，淒美的詩感動，優美的詩感動，從美學的

角度來說，這跟讀者的氣質很有關係。此外，要評定一首詩是好

是 壞 往 往 要 看 詩 歌 是 因 為 讀 者 的 氣 質 以 及 作 者 的 氣 質 是 否 有 關

聯。當然，客觀的技巧也是很重要的。

後記

如上三位詩人所言，我們往往會因為不同的因素而誤會了對

詩的看法，可能會高估了自己，可能會太過自戀，也可能會太過

著重名利，所以希望藉著他們的談話能夠給所有愛詩的大家一個

重要的指引，改變大家一直以來對詩的一些錯誤價值觀，從而能

夠更正確地創作出更多更好的詩作。


